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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成绩影响升学
培训机构借机牟利2

如何才能让中小学招生入学与社会竞赛真正脱钩？

201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不得以面试、评

测等名义选拔学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

脑随机录取”，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

吕玉刚在3月31日的发布会上也表明，要严格执行招

生政策。“去年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实行了‘公民同招’政策，

取得了很好效果，这项制度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不会有

任何改变”；“要深入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规定和‘公

民同招’政策，严禁中小学招生入学与任何形式的社会竞赛

挂钩，坚决斩断这种利益链。”

除此之外，教育部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

度，在加强竞赛项目管理方面，严格按照竞赛项目管理规范

和举办方的承诺，加强竞赛项目的全过程管理，保障竞赛项

目依法依规举行；在严肃查处违规竞赛方面，对没有经过审

核通过的竞赛活动加大查处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禁

中小学校、社会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参加违规竞赛活动。

储朝晖说，按照教育部规定，列入白名单（教育部认定

合规）的竞赛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要做到“零收费”。但一些

专业的机构如果不收费就无法正常运行，有些则玩起了猫

腻，换着花样收费。

储朝晖认为，对于竞赛项目和机构的管理，最关键的还

是要建立起相对独立的专业评价体系。在评价体系建立起

来之前，人们所说的违规主要是相对于政府的政策文件来

说，并没有从专业的角度进行评价。这个专业的评价体系，

既不是由政府也不是由学校组成，而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事。评价体系建立起来后，人们会在法治的基础上依法评

价，而不是简单地用行政的要求或命令说这个是合法的，那

个是不合法的，这个是白名单的，那个不是白名单的。最终

的评价需进入法治轨道，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程平源也认为，单纯运用行政手段让中小学招生入学

与社会竞赛脱钩，其中会产生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等问题。

程方平说，由于缺少专门的学校法，在教育的许多环节

缺乏评价标准，公立学校出现巨大差别，学区房、教育培训

费用等已经压得许多家庭喘不过气。可一旦学校教育均衡

化，家门口的学校就是好学校，家门口的学校大家都满意，

挂钩问题自然不复存在。如果仅是出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

问题，根上的事情不解决，治标不治本还会出现其他问题。

因此，专门的学校法现在应提上议程。

据新华社

“鸡娃”家长的焦虑如何缓解？

近期，“鸡娃”一词再次刷屏朋友

圈。

所谓“鸡娃”，就是父母给孩子打鸡

血，不断给孩子安排补习班、兴趣班，不

停地让孩子去拼搏的教育行为。据了

解，家长选择让孩子成为“鸡娃”的一个

主要原因就是，在一些名校的中小学招

生中，会把学生是否获得过哪些社会竞

赛项目的奖项作为录取的重要依据。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

认为，在中小学招生入学与社会竞赛挂

钩的大背景下，让孩子去参加这些竞赛

不仅可能违背孩子意愿，不利于其自身

健康成长，还违背了设立社会竞赛的良

好初衷。同时，一些社会竞赛本身就有

违规行为，更不利于学生的发展和成

长。

鸡娃现象愈演愈烈
校外培训热度不减

最近，北京市海淀区的家长张娜认识了很多新

词汇。她告诉《法治日报》记者，除了“鸡娃”之外，现

在家长圈中还有很多“黑话”。比如“牛娃”是指某些

方面特别优秀的孩子，奥数好的叫“奥牛”，英语好的

叫“英牛”；“青娃”也叫普娃，指普通的孩子；“素鸡”

指以素质教育技能为培养方向，如音体美等才艺；

“草校”就是与名校对应的普通学校，“六小强”指位

于北京海淀的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十一

中、一零一中、首师大附中六所中学。

张娜说，她的孩子就是什么都不突出的“青

娃”——既不是“奥牛”也不是“英牛”，更谈不上“素

鸡”，目前上的是“草校”，想踏入“六小强”已经是不

可能的事。从往年录取情况来看，如果孩子能够进

入“六小强”，上清华北大的概率会大大提升，但入学

难度也可想而知。

不过还是有很多家长正在为此努力，张娜就曾

加入过一个“鸡娃”群。“奥数必须参加并且要获奖，

想进实验班的话还需要考托福，此外还要看孩子各

种社会竞赛的成绩，比如乐器竞赛、科技竞赛等。如

果不逼着孩子去参加各种校外培训班，以后想进这

些学校几乎比登天还难。”张娜说。

来自北京市丰台区的家长李红也面临着同样的

焦虑。她说，随着二十二中、师大二附中等陆续发布

中考特长生招生简章，今年北京中考特长生的招生

工作也拉开序幕，有些学校公布的招生条件比较具

体，有些则比较宽泛。

张娜说，周围的家长都给孩子报了各种培训班，

参加各种等级考试和竞赛，同龄人从小就被“鸡

娃”。她本来也想“佛系”养孩子，但看到这一情况，

果断给孩子安排了绘画、围棋、英语、网球等各项课

程，只要有时间就去学。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法治

日报》记者，父母之所以执着于让孩子参加各种竞

赛，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竞赛在一些中小学招生中

仍能起到重要作用。“并不是说获得了哪些奖项、有

哪些证书就会录取你，而是作为一种参考，在两个孩

子都有意进入某所学校时，校方会借此进行取舍。”

与火热的“鸡娃”现象和校外培训班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一些社会竞赛出现虚假行为，校外培训机构

乱象丛生。

据了解，近日有家长表示，有的机构老师声称花

1.2万元至1.5万元即可保证获得北京市级比赛的一

等奖，能够在小升初简历中有所帮助。该竞赛为“叶

圣陶杯”华人青少年作文大赛，由一家名为“北京圣

陶文润教育文化有限公司”的企业举办。值得注意

的是，该“叶圣陶杯”并非通过教育部审批核准的，以

叶圣陶先生命名的权威赛事——“叶圣陶杯”全国中

学生新作文大赛。

安徽家长刘雷也曾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我的孩子在一家校外辅导机构学习数学，每年这家机构都会

举办数学竞赛。这家机构的老师告诉我，花钱就可以在这项竞赛中

取得较好的名次，而他们和当地一家学校有合作，如果名次高，被这

所学校录取的概率就会更大。”刘雷说，他这才发现，原来社会竞赛

中存在操纵比赛成绩等多种黑幕。

储朝晖认为，社会上的各种竞赛，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将比赛

结果和某种功利目标结合起来时，就超出或扭曲了其本身的功能。

储朝晖说，每个人的个性或优势都是多方面的，这些竞赛本身

反映的其实就是孩子的一种兴趣爱好，但当其分数与升学挂钩时，

看似多样化的竞赛实际上只剩下了一种单一的评价标准，由此引发

了造假、黑幕等各种问题。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程平源对《法治日报》记者说，

现在一些教育培训机构存在过分宣传、贩卖焦虑的情况，目的就是

让家长和孩子多参与一些社会竞赛，甚至是违规、山寨的社会竞赛，

以此牟利。

“无论孩子喜不喜欢，是否有这方面天赋，都被家长强迫着参

加，不仅给学生造成额外的学习压力，普遍高昂的培训费用对一般

家庭而言也是不小的经济开支。这样参加竞赛，不但违背了教育规

律本身，对孩子的睡眠、身心健康等产生巨大影响，还会加剧同龄人

之间的恶性竞争。”程平源说。

事实上，从多年前开始，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部就已经注

意到中小学招生与社会竞赛挂钩这一问题，并出台相关政策进行规

制。比如早在2004年，江苏省、市教育部门便申明，小学阶段的学

科类竞赛活动一律不得举办，任何竞赛成绩一律不与小学升初中和

中考挂钩。

2018年，面对不计其数的中小学生竞赛，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面

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只有在中央

编办、民政部登记注册的正式机构才能组织中小学生全国性竞赛，

并且该竞赛实行清单管理的制度，每年申请、审核以及调整一次，并

重申竞赛的结果不得作为中小学招生的依据。

2020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

性竞赛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再次明确，任何竞赛奖项均不作为基

础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加分依据。2021年3月31日，教育部基础教育

司司长吕玉刚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现有的5项奥赛只面向高中

阶段的学生，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明确表态严禁中小学招生

入学与任何形式的社会竞赛挂钩。

尽管出台了各项政策，但目前看来，距离其真 正落地尚有一定

距离，想让社会竞赛完全与中小学招生入学脱钩还十分困难。

推进免试就近入学
斩断非法利益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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